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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此刻》：信念诗学的转换与生成 ■王彦明

想要抵达“适得其所”，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情，尤其在写作领域。即使我们努力建构起一套系
统，也会在时光面前悄然瓦解。无论是言语、修辞，
还是体例，都在写作的修炼过程中，不断经受着洗礼
与替换。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成长的谱系，建构
与扬弃形成内部的循环，只是它上升的方式，是螺旋
状的。

而这种“上升”，多数时候，都与写作者的生命形
式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金字塔起于塔基，而终于塔
顶，其间的差异在于写作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使之看
起来仿佛没有终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根基之于写作
者本身的价值，可能就是一生的符号与标志。同时无
法忽视的是，建构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或显或隐的
结构印痕展现在我们眼前。

叶延滨、王夫刚和石头在谈论吴小虫的诗作时，
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重庆“华岩寺”，将其视为吴小虫诗
歌再造的一个重要精神坐标。这种共识建立于吴小
虫诗歌美学与精神倾向的双重变化之上。没有足够
自省能力的人，即使生存环境转换，也只是意味着肉
身的迁移；惟有那些主动介入生活，有着清醒的思考
的人，才可以在生命的转承中，体味物候人情、世事沧
桑，进而构建“自我”的系统。

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味吴小虫对于诗歌的执著，大
有“从一而终”的献身意识。“你热爱诗歌/并渴望成为
诗人”（《序曲》），将这样的句子作为一种宣言——当
别人都在试图淡化诗人这种身份的时候，他却在强
化，而这又是基于自我的抉择：“总要听凭内心的召
唤/哪怕前面是悬崖”。赌上退路的人，总要有一种孤
绝的勇气，仿佛攀登山峰，“道阻且长”，却甘愿承受此
间种种。

吴小虫的生活路线，大致是“山西-陕西-山西-
重庆-成都”，而背后衔接的就是认知的变化、成熟的
历程。对于语言的认识越发清晰，早期的作品，他每
每将伤口和隐痛示人、召唤一种情怀，在体认亲人、民
工、患病者等一系列群体的痛感的时候，不断将之扩
散化，试图以一剂猛药催醒熟睡的人。而同样让我们
注意的是，他自己有时独立在外，有时置身其中。他
愿承担诗人的责任：“不过我还有句话，无论选哪一

条/我都想通往你的心里”。在歧义
的语境中，是对女友的劝慰，更是
对于写作的期待。

信是立身之本，吴小虫也曾有
意识地提到：“一个诗人作家，先培
养格，然后才是语言修辞和文心。”
这里的“格”，可以是品格、人格，人
的精神脉络，人生主线。在同一篇
札记里他还将“宗教精神、哲学思
想、生命体验以及诗歌图景”进行
并置，他并没有在前后语境中进一
步诠释，就是以这样一种截断的形
式，很醒目地表明立场，其余的部
分空着，让解读者自行填充。

显然这是吴小虫选择的“四种
武器”，也是他多年写作修炼的全
面总结。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主
要集中在传递个人情感体验的基
础上，表达对诗歌“致用”的期许的话，那么此时他的
体悟则转向了对宗教精神的领悟，对哲学思想的渗透
和构建自我诗歌版图的强烈愿景。这种转向意味着
谱系的拓展和诗歌世界的“訇然中开”。

弗罗斯特说，一首诗自有其运动轨迹，它始于欢
欣，终于智慧。这样的话语，拓展为个体的生命历程
和写作认知过程同样有效。巴特勒表示，“那些耳熟
能详的思想家及其理论……为艺术家现代主义独特
风格的创新提供了思想观念的有力支持”。信念的转
换与调和，是基于生命经验的成长。当阅历内化为一
种隐力，它会不自觉地散发光亮，在我们生命的每个
部分自然显现。我们在吴小虫的诗歌中，经常地遇到
佛典、偈语和禅意……通常这些都会以诗的形式去观
照世界、众生和自我。

先前吴小虫专注的意象更多可能是“月亮”“诗
人”和“广玉兰”一类，此时则是“鱼”“猫”“死者”等，也
是以信念为纽带，进行了转换，这是从执念向着禅意
伸出触角的方式。前者的阴性、光洁、柔和、唯美，正
是诗歌语言“雅”的强力表现；而后者的俯身而下，探
向生活之渊，则是一种精神的漫漶化、自由和自主化。

在吴小虫的诗歌里，他以宗
教形成一种修辞方式，解决了思
想问题；语言层面，既有对唯美
主义的追求，又同时不断地融入
生活语汇，在这种冲淡的过程
中，形成自我的语言结构。也许
早期的写作，倾向于艾略特式的
内心呐喊，晚近则倾向于召唤本
心，以禅意辐散至多个层面。

近些年，我也看到很多他对
自身写作的修正，譬如他的小札
中就曾写道“亲情式书写败坏了
个体诗学的构建”，这种自我调
整是形成最终认知必不可少的
一环。而当下他的写作理想又
是什么呢？他说：“一个诗人不
能从竞技的心态中走出来，那么
他终究会感到自己的无力。诗

要入自由，融八荒，心无挂碍。”
抵达本身，进入自由，拓展疆域是追求理念，也是

实践的支撑。《山间来信》《寒山：诗歌与宗教的异同》
《弗里尔一九一零年龙门纪行》等作品，他将疆域拓展
为诗与具体的文字、抽象的宗教意识和人类思想进行
对接，这种对话关系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和确认。所谓
自由，是在写作从对象、题材和精神上，获得多维度的
了无挂碍。他的《正反》进入到一种灵魂的穿越，那种
基于宗教的平等性原则，以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乐
观，很容易感染我们。《本心录》的第三节也有此类表
达。那种抵达感，深层就是轮回意识与众生平等精神。

诗集的名字《一生此刻》，像一道暗影投射在生命
的旅程上，甚至把旅程中所有的风景都简化掉了，仅
仅是保存了点与线的关联。也许在某个瞬间，我们都
会怀疑，人生就是如许简单。这似乎也在暗示这个时
刻的重要性，一个点和一条线并置，这个点应该凝结
了多少力量？以至于沉重到可以和那条线取得平
衡。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解读吴小虫的作品，就是希望
在结构层面上取得这样一种平衡：在行进中，“此刻”
无论明或暗，都成为“一生”的永恒。

2019年，凸凹一鼓作气，接连奉出
《京西之南》《京西文脉》。2020年早春，
他又完成了《京西逸民》一书的写作。
三部作品百余万字，合称“京西三部
曲”。

《京西逸民》描写了一个叫“绳子”
的人，他是生活在绿城百合小区中的拾
荒者。然而，他达观、通透、谅世，有着
快乐的心性，从收捡来的废品中要花
销，从残羹冷炙里问粥饭，从卑微处求
尊严。他陶然于读书，每日并不疲于奔
命，适可而止，知足而乐。他心无贪念，
不急不躁，平和处世。从收来的旧书籍
中，学习和思考着常人费解的哲学问
题，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双重矫正的
判尺，在身外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间，做
着反复、真诚、真实的错合与求证，包括
爱情、仁义、良心，包括真假、热血、担
当。

小人物的生存之痛，最让人无言以
对和无可奈何。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往
往以小人物的人生际遇为载体，对他们
寄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寄托他们对小人
物命运的思考。但是，凸凹却单独思
考，另有认识。他笔下小人物的“逸”，
并不能单纯的解释为闲逸或快乐，而是
一种超脱的大境界。逸，表达着人性；
逸，发散着热情，肯定着信念与执著。

小人物是贴着地皮生长的草，他们
与人间本质距离最近，他们生命的纯粹
性往往折射出写作者本人的生态。作家
写小人物，其实就是在写自己。能让人
在写作中看清自己，愉悦自己的心性，
纵使疲惫不堪，那是疲惫与快乐能量互
相转化中最受用的一个过程。一个纯粹
的写作者，其实是向自我的极限挑战，
希望自己高到不能再高，深到无法再
深，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增加维度。

绳子是个小人物，但他只是现实中
的“小”，在人性面前，他大得无边。小
人物总被惯称草根儿、草民，因为他们
生活境地既卑劣又边缘，但是他们有着
草木一般的品格，他们恣意恣情地生
长，从不在意世人的态度。他们有着坚
韧、顽强的性格，有着快乐、不拘小节的
洒脱。虽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制度
和规则下生存，“被”人性影响着，包围
着，被世俗的眼光鄙夷着，人们稍不经
意，就会将其忽略，言辞轻疏失度，就会
将其侮损，可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活
得本分、活得心神安逸，自适、自足，每
天都能感受到幸福盈满，便是小人物们
最美气的日子。

《京西逸民》这部书，便是通过小人
物的生存描写，更加通透了有关人性层
面的思考。贾平凹在《秦腔》中写到的
是一个叫“引生”的傻子，因深爱着秦腔
女演员白雪，为了证明自己爱情的纯
洁，不惜伤害自己；另外《尘埃落定》和
《会飞的九爷》等小说，都是借行为疯
癫、呆痴的小人物之口之目，诠释作者
本人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和对人性的理
解。笔者读了《京西逸民》后，觉得这本
书中的“绳子”和“引生”一样有着小人
物在卑微之处发散出的高级之光。绳
子这个人物，对世事的态度，对人性的

挖掘，通透、精准、彻底。“引生”在秦地，
可能时空太过遥远，而“绳子”与我同是
京西之人，绳子不但使人们回眸反观社
会基层的小人物们如何自我实现，如何
快乐、皮实地生活、生存，还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了小人物自身散发的温暖，看到
了灼灼摇动的灯火。

认真读完《京西逸民》，感慨万千。
深感这本书的艺术水准超过了写作者
以往的所有作品。立意、结构和笔法很
新鲜。特别是立意，貌似复杂，可又
觉得杂而不乱。凸凹文笔老到，读者
在阅读时，曾经做过一个测试：看完
一段之后或者看完一个情节之后，合
上小说预测一下后面作者要怎么去处
理和书写，然后再打开书继续阅读做对
比和印证，大多读者都会有惊奇发现，
自己完全可以与作者、可以与绳子发生

“情感共振”。
读这本书时，我曾一度想把它看得

快些，快一点看完，但是真的看不快，每
页每行甚至每字都需要思考。可见写
作者每章每节每句也都是精心沥澄，人
物自洽，情景交融，确需从容慢品才
好。一部文学作品，能把读者写笑了，
容易；能把读者写哭了，也简单；能控制
读者阅读速度，还能把读者看得又哭又
笑，气定之后，掩卷沉思，那就很难了。

夏周的处女作《戴王冠的白鹦鹉》由六篇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
《左手》《戴王冠的白鹦鹉》《自由与枪声》《比长跑更长》《以黄昏为例》
《哀矜之时》，第二篇小说与小说集同名。在具体谈夏周的小说前，需
要先谈他的标题。当读者浏览封面和目录时，已然暗中进入小说构
造的内在景观，并给出一种期待视野。什么是戴王冠的白鹦鹉？封
面插图提供暗示：一只葵花凤头白鹦鹉侧身张着翅膀护着一位白衣
男子，男子头上有类似白鹦鹉冠羽的黄色发饰，他抬手向外，姿态优
雅，鹦鹉扭头看向他的方向，他们周身环绕着黄色光晕与火焰，这是
作者亲手为他的“小说宇宙”设计的图案。原来王冠就是葵花鹦鹉的
凤头吗？再看第一篇小说《左手》的开头：

清明时节，阴绵的雨代替原属于午后的阳光。雨不大，没完没
了，不爽快的节奏淋得人心烦意乱。弄堂深处响起唢呐的哀乐声，封
宁看着一辆殡仪车缓缓驶出，尾随其后的亲戚们神色凝重，有人在
哭，有人似乎在哭。阳台上，李大爷饲养的鹦鹉冲出了鸟笼，在天空
盘旋，像是衔着主人的灵魂飞向天边。

连接六篇小说的两个重要意象——死亡和鹦鹉，就在全书的第
一段文字中登场了。《左手》以“90后”的青春爱情带出与父母一代的
感情纠葛，封宁和姚佳怡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当年封宁的父亲封建国
和姚佳怡的父亲姚川共同追求过江小惠，封建国在一次意外中为了
救江小惠失去一条胳膊，但是江小惠却和姚川结婚了。时过境迁，封
家过着平淡的生活，姚川作为成功人士在法国工作，意外和女学生杰
西卡出轨。当读者以为这篇小说不过是讨论两代人的恩怨往事时，
却出现了身穿白衣，肩头停靠着白鹦鹉，腹部流血的杰西卡的魅影，
这个鬼影又借人还魂，在封宁好友的女友身上显现，完成天道轮回的
报仇。至此读者才知道姚川杀害了杰西卡，原本以为的写实小说
添加了几笔魔幻色彩，让人不禁悚然。往后继续阅读其他小说才
发现“死亡”相继出现，回过头来才幡然醒悟，《左手》原来也是一篇
谋杀小说。

除了第五篇小说《以黄昏为例》作为解释一切的因果外，其他五
篇小说的死亡其实各不相同，第二篇小
说写的是病逝，第三篇《自由与枪声》是
恐怖犯罪，第四篇《比长跑更长》是意外
事件，第六篇《哀矜之时》是自杀。夏周
触及到不同的死亡问题，这些死亡来得
突然，让人无法预料。在死亡的阴影
下，人类的感情生活，年轻作家思索的
亲情、爱情、友谊都由此悄然转变。例
如第二篇小说，当年老的父亲重病时，
顾红梅需要直面父亲重男轻女，和自己
破坏父亲婚外感情的不堪事实。她执
意让父亲重新检查，但是父亲因为往事
一直没有原谅她，顾红梅内心除了亲情
还夹杂着要证明自己比哥哥更好的心
态。父亲的去世是她转变自己执念的
转机，与亡人和解的同时也在现实生活
中缓和了与儿子的关系。夏周有意识
地关注、试图表达对死亡与爱的理解，
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他在处理不同感情时，对世界的经验还不能有效转化为笔下人
物真实的心理体验，如何表现更细腻更丰富的人物感情，是夏周在以后的创作中需
要不断磨练的。

小说的形式本身包含着内容，人物的死亡意义重大，当读者了解到死亡作为一
种线索后，对作者如何结构小说提出了挑战，既然某人必定要死去，那么小说家如
何利用变幻的叙事手法让读者猜不透谁要死去，死亡又要在情理之中对小说的可
读性显得很重要。在这方面夏周有精彩的构思，比如《左手》中没有直接描写姚川
杀死杰西卡，而是通过白鹦鹉和杰西卡的鬼影有所暗示，同时又用自杀女学生的新
闻迷惑读者，让读者在自杀与他杀两种可能性中徘徊，直到鬼魂附身才揭开真相。
在某些部分夏周的小说结构还显得比较薄弱，《比长跑更长》中核心故事来自卫一
鸣与王曦月，但小说开头却是女友对“我”的不辞而别，“我”在火车上与卫一鸣相遇
后他的故事才展开，一开始的“主人公”并不是故事真正的主角，这好像是作者比较
偏爱的叙事技巧，在其他几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使小说更加有变化感。在此
篇中，虽然前后有两人的对话，但是核心故事的主体以全知叙事展开，没有交织进

“我”与卫一鸣的对话。将故事融入对话非常考验小说家叙事、节奏和描写对话的
能力。全知叙事对初写小说的作家来说更简单，但是短篇小说精巧的结构和故事
的节奏不能很好表现出来。火车上相遇是小说中的一个经典“情节”，夏周写得
并不复杂，读者已经预料到了死者，当卫一鸣说出见不到她的时候，故事就更失
去了悬念效果。当然，作者在小说单篇叙事上是不断进步的，最后一篇《哀矜之
时》，如何表现失忆的韩小鱼恢复记忆的过程呢？作者描述小鱼在韩国重走景点
时，对现在的叙述和过去的叙述如鱼鳞般紧密贴合，回忆和现实不断交错，产生时
空穿越之感。

在死亡的故事依次展开时，白鹦鹉的形象逐渐清晰，它与死亡的联系被凸显出
来。第二篇里年轻人李斌用精灵宝可梦游戏对着白鹦鹉扫出一个比比鸟，类似一
个小彩蛋。顾楚翰养过一只患白化病的虎皮鹦鹉，像微型版小葵花凤头鹦鹉，似乎
有所暗示。更明显的是顾红梅以做梦形式遇见白鹦鹉幻化人形后的白无常，白无
常扔出的王冠化为星云，又凝结成上帝之眼，投影出过往。第三篇小说，“我”在酒
吧枪杀事件中看见白衣男子不逃反而走入杀人现场。第四篇《比长跑更长》，白鹦
鹉落在死者房间的窗户。第六篇《哀矜之时》白凤凰帮助韩小鱼抹除痛苦的记忆。

因为白鹦鹉的加入，整本小说又很见作者的心思，短篇小说是这个刚刚进入文
学创作的年轻作家首先尝试与挑战的一种文体，虽然短，却颇讲究谋篇布局。夏周
在前面让白鹦鹉数次出现，终于在倒数第二篇解释了白鹦鹉的来龙去脉，白鹦鹉
（也就是白无常）、黑无常、鹭鸶，以浸真天、姑获鸟、青鹭火、凤凰、入内雀，都在地狱
中分掌不同工作。这个故事在因果轮回的世界观下回应了爱与牺牲的古老母题，
但是因为这些鬼怪的设定更加绚丽。

这是夏周塑造的一个相当奇异的地下世界，并辐射到其他故事中。以《哀矜之
时》接入《以黄昏为例》，建构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暗示着还会有别的人物不断登场，
新的故事不断上演，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着。各个人生故事里的主人公因为不同的城
市互相连接，因为机缘的相遇互相连接，因为死亡与鹦鹉相互连接形成，“小说宇宙”就
此形成。

同为“90后”，我感同身受的是全球化对夏周写作视野的开拓，六篇故事在六
个不同的城市，他对这些城市的经典坐标描写得详细逼真，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写
出来的。每篇故事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同一篇故事里可以出现不同国家的文化
元素。更具体来讲，亚洲文化对夏周创作小说的影响更大，故事的主人公们有的唱
韩国歌，有的在打日本任天堂的游戏，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年轻人生活最真实
的样貌。多元文化或者说亚洲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地府工作人员的设定。夏周在
后记中坦言“借鉴了日本神话的妖怪形象，也参考了相关游戏动漫的设定”，地狱、
白无常、黑无常、黄泉路、孟婆汤、三生石，这些都是来自中国传统鬼怪神话的设定，
白鹦鹉最后为爱永困地府，他的身份变成执掌地狱的阎王，改变的不仅是身份，其
形象也涅槃重生，化身为白凤凰，化用了中国神话中的凤凰形象。以浸真天、姑获
鸟、入内雀、青鹭火是日本百鬼夜行中的妖怪，日本二次元文化中妖怪动漫的设定
多取材于百鬼夜行，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白无常和黑无常又被称作地狱使者，
他们身穿西装，提前拿到死者的死亡时间，这与韩国的“地狱使者”形象多有暗合之
处。这些地狱里的工作人员是人、是魔、是神、是妖、是鬼？界限已经不能分清楚
了。夏周创造的地府已经不可能再是中国传统的地府形象，而是变化中的全球化
时代里一个融合中的系统了。

《戴王冠的白鹦鹉》还不算是成熟之作，但是凝结着夏周对人类重要的两个命
题死亡与爱的思考，在创作中，作者也在努力尝试不同的小说结构，不仅在单篇小
说结构上不断创新，在整体布局上也精心谋划，作者设定白鹦鹉的形象建构心目中
的“小说宇宙”，连接起各个人生故事，这些地狱使者们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不可思
议的魔幻的改变，由此夏周形成了自己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作为上世纪90年代出
生的一批人，夏周的写作明显受到多元文化融合的影响，同时又传达着不同于以往
文学史的新的生活经验，《戴王冠的白鹦鹉》为正在成长的年轻人如何表达世界提
供了一个样例。

作家安宁最新散文集《寂静人间》
中所书写的对象，虽然是雨、雪、风、云
等自然中的寂静虚空事物，但依然承续
了她在《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
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等“乡村
三部曲”中的人间世界，也即孕育了她
生命的故乡与生命所根植的齐鲁大
地。只是这次，因为在内蒙古苍茫大地
十年定居的人生体验及对广袤自然的
观察，她有了俯视人间的广阔视角。在
她的笔下，依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
生，她只是照着生活中最平常普通的事
物书写，却因这样辽阔视角的转变，而
让《寂静人间》这部作品，呈现出诗意质
朴又包容悲悯的美学特征。

安宁善于选取普通与熟悉的事物
书写。安宁对身之所处、目之所及的事
物描写非常细致。于是我们便可以从书
中看到她勤劳坚忍又性格暴躁的父亲，
孤苦倔强的母亲，独立懂事又没有耐心
的姐姐，调皮到玩弄先人牌位又屡教不
改的弟弟。还有她家那头跑入苹果园闯
祸的黑牛，前蹄搭在墙上等人喂食的大
肥猪，以及庭院里不招人待见的麻雀，寄
人檐下的燕子。还有一个个渐渐映入我
们眼帘的邻居胖婶，接生的张家奶奶，得
了怪病死掉的少年阿桑，疯疯癫癫的哑
巴妻子以及她在人前刚强冷硬的儿子。

这些平常不过的所见所闻，经她以儿童
的视角描摹后，如此有趣、空灵、热闹，以
至于我们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帧帧图
画，并唤醒了我们类似的人生体验。

《寂静人间》中的情感描摹细腻真
挚，让人动容。安宁并不是只做不动声
色的单纯叙述，而是将她讲述的故事与
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互动，从而形成流
淌的、活泼的情境画面。安宁父母对于
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她，一方面，父
母之爱让她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另一方

面，他们因为生活艰辛、个性激烈而经
常对抗，这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到一
个女孩的成长，让她生活中常常充满不
安和恐惧。发生在故乡人身上的每一出
悲剧与喜剧，都深化了作家安宁对于人
生和生命的认知。庭院里那棵梧桐树，在
秋天的最后一片树叶，被她视为父亲回
归的期许。大运女人的手，在乌黑的淤泥
里，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那只死得让她
绝望的布谷鸟，却没有村人为它悲
伤……作为故事的提供者与调动者，安
宁用她独有的联想，引发事物、事理间的
关联，从而使整个作品中的世界，现出天
地自然与人类命运和谐交融的诗意之美。

《寂静人间》呈现出自然真挚的情
感表达。即使苦难重重，一个单纯美好
的孩子，对于自然依然保有不息的向往
与追求。在安宁的作品中，快乐淹没了
哀愁，喜悦胜过了忧伤。在困顿的生活
面前，作家的文字并不抱怨，她对自然
中的一切，都有喜爱之心。谁在童年没
有见过父母激烈如火的争吵？又有谁
在平凡的日子里没有忍受过苦难？但
这阻碍不了我们对世界的好奇与热爱，
我们仍然对于未知和明天的世界，充满
了向往，我们的心里，也始终保有一份
繁花怒放的诗意花园。

另外，安宁的书写呈现出坦诚、开

阔与悲悯。安宁敞开孩童般的心，将自
己过去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
她没有避讳父母各自尖锐的个性，将他
们之间屡屡发生的矛盾冲突，鲜活地描
述出来，于是我们立刻也跟着她进入到
她的家庭世界。我们没有看到作家为
了颜面，虚伪地隐藏和过滤什么。她眼
中自然中的风花雪月，不只有浪漫，它
们被打碎在生活中，成为一块块小小的
镜片，既独自又整体地折射着外部的世
界。这些风花雪月并没有特别之处，它
们是她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部
分。它们出现在她的眼前和生命中，而
她也介入到它们的精神领地中，于是这
些风花雪月，同样变成她精神世界的一
部分，参与并见证了她的生活和生命中
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书写让我们看到
了作家的坦诚，这种坦诚是生命的自
由、辽阔与悲悯的境界。

所以，《寂静人间》所书写的，虽然
是作家安宁深深牵挂的齐鲁故土，却因
她在内蒙古对苍凉自然的行走与体验，
因她对于困顿生活与人间哀愁的宽恕
与悲悯，使得作品呈现出质朴、诗意和
辽阔。当我们阅读《寂静人间》时，仿佛
有一片云朵徐徐飘过，又像一汪清凉的
水缓缓漫过心尖，整个世界现出坦荡真
诚与诗意辽阔的苍茫意境。

《寂静人间》中的辽阔诗意之美 ■包讷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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